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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震撼 警醒警醒 勇气勇气
——读唐德亮长诗读唐德亮长诗《《惊蛰雷惊蛰雷》》 □□峭峭 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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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发自她内心的一种愿望散文是发自她内心的一种愿望
——读叶梅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 □□兴兴 安安（（蒙古族蒙古族））

相比于专业散文家的散文，我更喜欢读小说家的散
文，因为小说家的散文很少受散文写作框框的限制，也
较少因循散文的套路。小说家的散文更自由、更有想象
力，无论是叙事结构、语言文字还是主题思想，都更多
地任由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飞扬，无拘无束，随性而
至，随心而止。或许这才是散文的真髓。我最近看小说
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散文，还有诗人茨维塔耶娃的散
文，很难用传统的教科书的方式来解读和分析它，因为
它就是“散”文，散漫而有思想，随意而又感人。而
且，小说家的散文还是其小说写作的一个补充和扩展，
将小说无法表达或者不便阐释的一些思想借助散文来传
递。叶梅的散文就是属于这种。她的散文我们只要一读
就会发现，它不是刻意而为的创作，也不是绞尽脑汁的
应景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不吐不快的
写作驱动力。

叶梅的散文从内容上划分，大约有两类：一类是关
于少数民族作家 （也有一些汉族作家） 的印象记或对他
们作品的品评。另一类是记叙和抒情兼容的文字，关于
家乡、亲人、朋友，关于祖国山河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的风土人情的感悟。在读第一类文字时，比如读《母语
之美——阿尔泰蒙古风》《小凉山很大》，我非常感慨：
她在文中对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和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表
达了真诚的赞美和敬意。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文人相
轻。但是叶梅对她所认可的作家的赞美是由衷的、毫无
保留的。这是由喜欢或偏爱而产生的一种自然欣赏，是
惺惺相惜的一种共鸣和问候。她写道：“阿尔泰是一位

用母语写作的诗人，他用他马头琴般的音色，用他深沉
的母语读他的诗，我们这些不懂蒙古语的人在一旁认真
听着，不一刻便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语言难以形容的魅
力所感动。这位高大的诗人仿佛在唱一首歌，将我们带
入他的草原，带入远古的历史，带入这个民族所经历过
的沧桑，而他又仿佛裹挟着一望无垠的草原地平线上滚
滚而来的雷声，他说：醒来吧，我的诗！”对鲁若迪基
的诗，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甚至能从他的诗里，读
到祖先留给诗人的声音。

对刚刚起步的青年作者，她又会毫不吝惜笔墨地给
予鼓励和具体的建议。这些鼓励和建议显然是在她认真
阅读大量的作品后产生的。她的鼓励和建议，常常一语
中的，并且循循善诱。这让我想起上世纪 60 年代初
期，茅盾先生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扶持，比如他为当时还
是青年的玛拉沁夫的小说集《花的草原》写的序言。那
种前辈对晚辈和文学新人的鼓励和支持，对作品的细致
的审读、精到的分析和宽和的评论，至今让我难忘。叶
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继承了茅盾的品格。当然，她曾作
为《民族文学》主编，扶持和鼓励新人是她的职责，但
是，由于她品格的力量和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热爱，
使她的作为又超越了她的职业和职责。

在关于家乡、亲朋、祖国山河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的风土人情的感悟文字中，我尤其要说的是《庐山捡石
记》。这可能是多年来我看到的有关庐山的最好的文字
之一，是一篇天人合一的美文。看过不少写庐山的散
文，多数人会被庐山壮丽的景观，比如云海和奇山，还

有瀑布所倾倒和臣服，他们总是试图不遗余力地把庐山
整个装在自己的文章里。而叶梅却一反常态，她写道：

“我载不动庐山，庐山太重太重。”“我载不动庐山的
云，那是古来的云。”“我也载不动庐山的水，那飞流直
下三千尺，溅玉洒珠，沾湿过李太白的袍袖。”“再细
想，也无法带走庐山的树，这山上 5000 多种树木，从
全世界连根而来，将一片相思留在了庐山。”“我带不走
庐山。我只能从这里拾起一块小小的石头。”虽然是一
块小小的石头，但是它却仿佛在那里等了作者千万年，
在一个带雨的黄昏，在偶然与必然中，被作者发现并掌
握在自己手中。捡拾这块石头的过程，当然不比攀登庐
山那么艰辛，但她在希望与犹豫不定中费了不少周折，
因为它太小，小到混杂在河滩的众多的小石子里难以辨
认和选择。但是当她终于拾起了它，“这是无数偶然中
的必然，跟它等待的时间相比，我的寻找只在一瞬
间”。在这块小石头中，在黑色的细密的花纹中，作者
发现了另一个庐山，一个微小却承载和沐浴着古今历史
长河的庐山。我以为与这块小石头的相遇和机缘，恰是
作者人生观的一个感悟与抒发。庐山的大与石头的小，
千万年与一瞬间的碰撞。作者以小观大，于一瞬间却体
验了永恒。这种富含哲理的思考和心得，让作者可以坦
然地面对人世间的沧桑和宇宙万物的起伏变化。

茨维塔耶娃曾自嘲说：“流亡生活把我变成了散文
家。”我是否可以这样说：繁忙劳累的民族文学的组织
和编辑工作，以及对民族文学事业的热爱，将叶梅变成
了散文家，而且是一位独到大气的散文家。

瑶族诗人唐德亮的长诗《惊蛰雷》虽然没有像传统长诗那样分章分节，
但我却被其情节的跌宕起伏、节奏的华丽跳跃、诗意的华彩纷呈牢牢吸引。
我在回味、追问，乃至自责、警醒。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仿佛又隐隐听到
了一些即将发生、值得警惕的什么。我觉得，唐德亮有勇气，他的作品有文化
底蕴，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唐德亮在长诗中思索社会主义革命的坎坷进程。在上百年前进的道路
上，风风雨雨、左的右的、真的假的、冒牌的、伪装的，泪与血同在、苦与乐同
在、富与贫同在。而人民身受其中。如何看？怎么走？往哪儿走？这不仅是社会
科学家们的理论探索问题，也是诗人在不断思考的问题。他的诗作写了国企
的大贱卖、私企老总的盘剥不仁、下岗工人的悲剧性人生，写了解万英教授
的“最后一跳”以及棍棒相加于群众的某些管理者。对于一些官员的贪污受
贿、腐化堕落和一些“顾问”“董事”们的奴态卑贱，诗人也都用详尽的笔触加
以描写。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诗人，如果从一棵小草小花写起，躲在一边吟
唱，也并非不可。或者，四平八稳、八九不离十地轻描淡写，也无可挑
剔。而唐德亮是一个敢于发问的诗人，他用他的大诗撞响苍茫大地上的晨
钟，体现了十足的勇气。他的诗秉承了敢于“直面人生”的血性之气。

这部长诗锋芒毕露地批判了现实生活中存在、又不可忽视的社会弊
端，传达了一种正义的精神。可以说，全诗的基调也就是诗人的气韵，是
固定在反思、批判的基调之上的。虽然诗作涉猎繁多，线路纵横，但都是
紧紧围绕这一情绪点而抒写。比如，写到工人的苦难，诗中写到：“在东
北，在江南，竟出现了多个‘大地主’，他们巧取豪夺，强占民地，万
亩，十万亩，百万亩。好大的胃口啊！恨不能把天下的山野田园，都变成
自家的财富。”这是作者对于现实的认知，由此，他想到了历史上的那些
仁人志士，比如孔子、屈原、杜甫、范仲淹等等，他试图从这些人身上找
到古老的华夏文化之根。这种正本清源的诗意追踪，正是对现实的有力批
判和警告。诗意的深刻，来自历史背景的厚重以及现实的严酷。

在艺术上，以诗论理，无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诗人在架构这部长诗
时，调动了全部文化潜能。这不仅包括诗学本身，还有政治、经济、史学等方
面的学识积淀。围绕诗的主题，诗人站在高处，俯视大千世界，从社会制度、
文化命脉、思想传承等角度加以详细分析，剥蚌见珠，彰显出诗人的学识底
蕴。即便这样，作品依然能够做到脉络分明、情理交融，很是难得。

在我看来，诗人有“下海探珠“的勇气和智慧。他把笔举得很高，高
过行云，又下得很深，深到历史的心脏。对正义与腐朽、光荣与丑恶、光
明与黑暗等现象，作者进行由远及近、由外及里的分析。于是，古代思想
家孔子、孟子，诗人先哲屈原、杜甫，到近现代的鲁迅、柔石，当代模范
雷锋、焦裕禄等，从诗思中依次走来，没有老调重唱，倒有“听唱翻新杨
柳枝”的新意所在。

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弊端，诗人照样对那些噬啮着祖国大
厦的“硕鼠、飞蝗、蛀虫”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尽管如此，诗人是满怀信
心的：“面对变幻的世界，我是三月杜鹃，啼出团团殷红的鲜血，心底的
颤音，不知有多少人共鸣？我是自由奔放之魂，在太阳的轨道上，日夜飞
翔，我看见一种精神在万千身躯中，找到了它的载体，一种美丽的思想，
已在万千颗健康的头颅中，筑巢生根。”

总之，诗人讴歌于现实，忧国忧民，倾杜鹃啼血之深情，创意是非凡
的，值得称道和肯定。

鲁若迪基在《诗的证明》一文中说：“在这个物
欲横流的世界，我依然痴狂地做着诗的梦……20
多年的不懈坚持，是什么在支撑着我，让我锲而不
舍？”读完他的新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我被
诗人那洋溢着时代激情和美好梦想的诗行所感
染，我似乎因此找到了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的确，诗歌是最能抒写人们梦想的一种艺术
形式。中外的诗歌史都证明了，诗歌是无数优秀
诗人关于梦想的艺术结晶。鲁若迪基心怀诗歌梦
想走进诗坛，以普米人特有的文化品格创作诗歌，
又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梦想，反
映自己民族、乃至中华民族为追求民族振兴、国家
富强所付出的努力。

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既表达了一个诗人
在时代大潮中的个人经历和心灵感悟，也由此抒
写了普米族的过去、现实和未来。在我看来，一个
追求美好梦想的民族诗人，必定会有悲天悯人的
情怀，也必定会关注自己民族的命运。鲁若迪基
原先是小凉山的一个放羊娃，通过写作，他成为了
一个优秀的诗人，其作品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梦想的现
实例子。诗集中有一首小诗《纸上的梦》：“草尖上
的梦/只要一滴露/树枝上的梦/只要一阵风/纸上
的梦/却要一生的血”。诗人为实现这个“纸上的
梦”，也就是诗人的诗歌梦想，可谓呕心沥血。

在诗集中，有许多作品都让人感受到，我们的
民族为了实现美好梦想而努力奋斗所产生的巨大
能量。就是在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害面前，因为
有了重建家园的美好梦想，就“能让我们的目光汇
聚在一起”、“让我们的爱汇聚在一起”。中华民族
要振兴，我们的国家要富强，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不能没有这样给人鼓劲、具有强烈艺术感
染力的诗歌作品。

读诗集中的这类作品，我又仿佛听见诗人在朗诵他那首被众多读
者称道的《小凉山很小》：在诗人的心目中，边远的小凉山，小到“只有我
的眼睛那么大”、“只有我的声音那么大”、“只有针眼那么大”、“只有我
的拇指那么大”，但诗人在外的时候，总是把他的拇指“竖在别人的眼
前”。这种发自内心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就是源于诗人所说
的：小凉山的“土地里能生长出伟大的梦想”。当然，这也源于他对自己
民族和祖国的赤子之情。祖国在鲁若迪基的心中如此特别：“当别人把
钱当作祖国/我却乞丐一样/把祖国当作一枚金币/揣在自己的心怀”

（《祖国》）。正因为如此，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成为诗人心中的美梦。他
在观看秦兵马俑时，便情不自禁地写出了这样别致的诗行：“只要说声

‘统一’/这些秦的士兵/还会醒来”（《兵马俑》）。
诗人以敢于担当的时代使命，荡涤灵魂深处的污浊，为自己的梦

想、民族的梦想加油。诗人面对阳光背面的那些污浊，会发出这样的天
问：“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扶不起一个跌倒的老人？/为什么道路越来
越宽广/我们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为什么我们人在某个站台/却听到灵
魂在山背后哭泣？/为什么我们面对一张雷锋的遗像/却抬不起自己的
头？”（《天问》） 由于有了这样敢于拷问自己灵魂的自觉，诗人在心
里面对22岁就牺牲的雷锋，“每长一岁/心里就隐隐惶愧”。诗人也以
诗作来激励自己，如《铁的元素》中写到：“镰刀是普通的/铁锤也是
普通的/当镰刀和铁锤结合/它们就不再是简单的道具了/1995年12月
31日起/我经常用镰刀/收割内心某些疯长的东西/还经常用铁锤/敲打
脊梁/尽量用自己的骨头/多些铁的元素”。这是新时代一名少数民族
诗人的自白，有这样的自白，鲁若迪基一定会实现从小凉山的沃土里
生长出的伟大梦想。

鲁若迪基的诗从不回避自己民族的苦难。他用诗歌去写自己民族
的苦难，写父老乡亲的辛劳一生。诗人以他生话的小凉山为背景，写
了许多灼痛我们心灵的作品。诗人在《一个山民的话》中写杀鸡取卵
似的生态破坏带来的灾难：“这个世界真怪/不知不觉/雪山上的雪只
有一撮箕了/一座座山被掏空了/一条条江河被拦腰斩断了”。于是，
诗人以“天神”的话警告人们：“人类啊/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的
最后一滴雨/是含在你们眼里的/那滴干枯的——泪”（《神话》）。鲁
若迪基深知，生长在土地上的梦想虽然美好伟大，但要实现它，却不
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的诗决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他以
诗的名义去关怀小凉山这块土地的芸芸众生，从他们的生活中提炼出
富有诗意的思索。

鲁若迪基用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学形式来抒写他美好的梦想，使得
诗歌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鲁若迪基无论写什么，都遵循
着“诗就是诗”的艺术创作规律。他的诗虽然口语化，但是又有着普
米族民歌那种特有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善于用看似简单的口语写出具
有含蓄诗味的丰富内容。像《沙漠》这样的诗，用口语写，诗语也不
复杂：“泥土被榨干后/变成了这个模样/烈日下暴晒/被风驱赶着走/
没有呻吟哭泣/它们的火/藏在地心里/有一天/会烧尽这个世界”。简
单的口语中表现出诗人的机智，生动地表现了生态被破坏后的严重后
果。又如爱情诗《雪落女儿国》：“雪轻轻地/落在泸沽湖上/比雪还轻
的/是我的脚步/落在姑娘的心上”。这种怕惊动了夜的宁静的柔情和
神秘，就在这一个“轻”字上跃然而出，显示诗人提炼一字之功的智
慧。又比如这一段：“她的笑容/能融化千年的雪/她的目光/能融化千
年的冰/每次我烟一样飘进去/就会在爱里迷失”。诗句把摩梭人的走
婚爱情写得如此美好甜蜜，不仅在意象上出新出奇，而且在词语提炼
上颇见功力。

用美诗抒写诗人美好的梦想，梦更美，诗也更有价值。

一说到新疆，风光美景让人流连忘返，瓜果
香气令人迷醉。但是对新疆文化的解读，一直有
误区，有一些人认为新疆很荒凉很原始，直到最
近还有人问我：新疆人是不是住帐篷？是不是骑
马去上班？实际上，新疆的发展速度是很多人想
不到的。更重要的，因为世界四大文明曾在新疆
交汇，新疆有着多种文化的融合、碰撞，或者说，
新疆的文化是多元的、包容的、丰富的。所以，需
要积极地展示新疆的文化，把新疆最本真动人的
东西推介出去，这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新
疆。新疆作家孤岛的散文集《新疆瓜果文化》对新
疆文化的推介做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

孤岛上世纪80年代在杭州大学毕业后支边
到新疆，写了很多作品，其诗集《雪和阳光》、散文
集《新疆流浪记》《沙漠上的英雄树》，有南方文人
的精致、唯美、忧伤，也有北方文人的慷慨、激越
与悲愤。语言的精致与语意的丰厚，使其散文富
有生命意识、文化色彩。我喜欢他散文中那些以
自身的经历为题材的篇章，因为渗透进他自己的
切肤之痛而格外有内在的力量。那些力量是潜在
于他生命深处的，蕴含着一个普通人的真挚情
感。它们因为起源于一个孤独灵魂的内部而获
取生命的质地，它们因为拥有生命的内容而显
影出时代沧桑的背景轮廓。字里行间里可以聆
听到内心的独白，也仰观到这个年代隐蔽漂浮
的社会云烟。

《新疆的瓜果文化》一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
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内涵丰富。可以说是传递新
疆瓜果的文化名片，是一部新疆瓜果的“生命传
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甲
天下，叶城的石榴顶呱呱”，这道出了新疆是久负
盛名的瓜果之乡。在新疆，瓜果已不仅仅是人们
饭后品尝的一种食品，它早已深深地融入百姓生
活的方方面面。维吾尔族古老的医药大典里，每
种水果都是一味很好的药，是大自然给人类的礼
物。比如红枣有补气的功能，核桃有健脑的功能，
枸杞有滋补的作用，香梨有润肺的作用，沙棘有
软化血管的作用等。新疆瓜果传统与历史文化相
交融，形成了独特的瓜果文化。

全书写了新疆的 14 种瓜果，通过生动叙述
的引领，向读者传达了瓜果文化包含的自然、历
史、地理、人文、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孤岛说：“我
没有看到一本书系统地描述新疆瓜果的由来，比
如西瓜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无花果来自阿拉
伯，哈密大枣和若羌红枣起源于中原内地……它
们的诞生、起源、交互演化，什么时候传到新疆，

有什么个性特色，医学上有什么医疗保健作用，
还有延伸的社会文化等等，从自然文化到人类自
己借助自然文化创造的人文文化……从新疆的
瓜果，能够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这些或许无
关个人灵魂，但有人文史地价值，有人文史地价
值的东西自然值得花时间去写。”为了完成它，作
者经过了几年的准备过程，储备了大量的文献和
现状资料，还有时间上的积累、人文上的思考。

除了具有人文史地价值，《新疆瓜果文化》里
大量的故事、传说、谚语、歌谣、诗词，让这本书的
文学性更加丰富。“杏子媚眼，无花果私语，悠悠
石榴记，温柔可人的阿月浑子。”作者以散文的语
言娓娓道来，让本来属于科普的东西更有阅读的
美感。书中引用《古兰经》《圣经》中对新疆水果的
描述，还大量引用了诗词作品。比如，写石榴的神
韵，引用了李商隐的《石榴》：“榴枝婀娜榴实繁，
榴膜轻明榴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
千年。”写新疆的葡萄时，由葡萄延伸至葡萄酒、
吐鲁番情歌，进而想到诗人闻捷等与葡萄有关的
艺术家，将葡萄的文化内涵挖掘得更有深度。

特别是写《库尔勒香梨之味》那篇，作者既以
大量的传说故事追忆这一“瀚海梨”的由来和其
中蕴含的古老爱情故事，又以古今史料描述香梨
与梨花的个性特征。由此，作者通过写香梨的个
性升华到人类至高的精神境界：“库尔勒香梨出
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有点像矮小、丑陋的齐国大
夫晏子……它貌似丑陋，其内心却是很甜美的，
它与口蜜腹剑的小人构成反比，而更像自古以来
的那些君子、那些忠臣，看上去满嘴意见，全笔批
评，荆棘般扎人，其实内心里一片纯洁，满腹装的
是：无私的大爱。”

近年来，新疆作家通过文化散文等文体展现
新疆文化的精神坚守，比如周涛的《山河判断》、
刘亮程的《在新疆》、沈苇的《新疆词典》、李娟的

《阿勒泰的角落》、南子的《游牧文化》、黄毅的《新
疆时间》等。这些作品尝试深层次地描述新疆文
化的变迁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对新疆文化尤其
是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的推介进行探索和尝试。如
今，孤岛的《新疆瓜果文化》，以崭新的视角带给
人们香喷喷的新疆文化大餐享受，还有那些散落
在丝绸之路上珍珠般的人文思考。

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太多表达的资
源，比如大量沉淀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丝路文化遗存，都可以成为探索的内容，展现
新疆文化有着很广阔的写作空间，需要更多的
作家去探索。

在庸碌的职场和世俗的价值观里晃荡，在日子的缝
隙中与写作相亲相爱，也许因为阅读的文字过多过零碎，
不自觉间，我已消逝了明媚的眼神，很少会被一般的文字
锁住，但现在，却无可救药地陷落在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
文字里，难于自拔地沉淀下来。

他诗作涉猎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元素，渗透着诗人对
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故园的眷恋。品读诗人的文字，让我第
一次系统地接触到厚重的彝族文化。作为彝族后裔，这也
是我第一次很幸运地由此而去找寻部族的文化渊源。我
原来根本不知道，诗歌原来也可以如此温暖地昭示民族
的文化根源。但在普驰达岭的作品中，我修正了自己的观
点。《诵词与玛纳液池有关》一诗这样写到：“七月的洛尼
山顶/依然会有厚厚的雪躺着/布与默/尼与恒/武与乍/
会潜藏着石儿俄特之雪脉/举起毕摩冥冥的谣词/凝视水
的源头和归祖的方向”。

对民族精神的虔诚守望里，普驰达岭的文字挥洒出
强烈的大爱气息，过往的沧桑和凝重，历史与未来的担忧
和思索，诗人都以浸透血脉的语言赋予全部的热情和敬
爱，如《守望家园》所写的：“即使就这样老去/只要我的头
颅枕着南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我幸福的泪水/会挂满彝
人的家园”。

徜徉在诗人普驰达岭的文字大地，触摸到的是他创
作的豪放和飘逸、温馨和浪漫。穿梭于他一句句的诗
行，我细数着他心底荡起的涟漪，并为这些充满彝人思
维的诗与歌而感动。诗人自己说过：“言语生长在表象
之内，所谓的思想与灵感不是在背负着文字前进，而是
在文字的翅膀上用灵魂掌舵着飞翔。”我从其诗作中，
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我要躺成种子的模样发芽》中所写的：“谁
站立于红土之上/舞蹈着弥暝的经诵/让时光流转/为我盘活祖灵回归天地
之门/谁透穿了寒风冽冽的峡谷/放飞地老天荒的传说/让四季轮回/为我开
启信仰不死的灵光”。

云在天空舒卷，风在远方散步，而水在诗人灵魂深处诗意地驻扎。翻阅
普驰达岭的诗作，可以发现，与水相关的诗句比比皆是。彝族有谚语，我母水
中生，我祖水中来。据彝族《勒俄特依》一书所述，彝族先祖，有血的六支，无
血的六支。在彝族的传统观念里，水就是不离不弃的祖源圣物，而诗人的创
作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祖灵之水、部族之水、生命之水、自然之水……水的
意象凸显出彝族自然崇拜的文化观念。在其诗作中，水淡然中自如收放，肆
意里诗意铺展，激情丰沛地在字里行间涤荡回旋。我折服于其民族意象下浓
重的情感，从而在那些透彻心骨的“水元素”中沉沦。

故乡是诗歌创作永恒的母题，在普驰达岭的大量诗作中，母语乡音被意
喻为水的深层意象，隐喻间透露出丰厚的家园情绪，使南高原的图腾幻象，在
诗人血质的记忆深处，光鲜如初。《离母语最接近的方向打坐》中写到：“离母
语最接近的方向打坐/在北方/一夜冰寒三千落雪/我泅渡生命的旗语/是故
乡/藏在深冬发出的声响/所有的存在/在雪中央迂游着温暖”。又比如《秋天
在骨头之上》：“在北方/彝人根植的秋水/躲在阳光下/无数次/如南飞的雁/回
到掌鸠河/开花的梦/幻想种植天菩萨/在骨头之上/生长英雄髻/让一滴血液/
衍生千万只雄鹰”。寥寥几行诗句，我却看到诗人作为一名离乡游子的心绪。
感悟着时光的往复，生发人性至深的安寂呢喃，使诗歌散发着浓重的乡野表
情。比如《那些看不见的水》中所写的：“那些看不见的水/那些做梦开花的树/
那双待在风中的手/在六月的北京/勒紧一段段彝山的往事/如那只布满鹰虎
图腾的木碗/被轻轻握于掌心/熟悉的味道一直流向十月流向冬至”。

泰戈尔说：“爱一个人，是眼睛里流着泪，心里还要为她撑起一把伞。”爱
一个民族，从诗人自然而本真的文字细节里，也能生发出同样的认知。行走
在彝族祖先创造的悠久历史上，诗人以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诠释出作为新一
代彝人的生命体验与思索。俄罗斯诗人巴尔蒙说过：“为了看见阳光，我来到
这世上，为了成为阳光，我祈祷于世上。”心中有爱，生命就充满阳光般的灿
烂。诗人普驰达岭的文字，总是沉浸于大爱之中。他的文字细腻里有善真，豪
放处有大爱。我在这样的诗句里悄然漫步，看他的文字似水在流动，感受诗
句为彝人返回祖灵源头铺展的通途。这些从点滴渗透温暖和民族情结的文
字，如同京剧里百转千回的唱念，清丽、悠远。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诗人，普驰达岭一边严谨地踏行着学术之路，一边以
感性的视角倾情所感所触之物与事。苍天之下群山之上，他在灵魂深处仰望
诗歌，用诗性的语言去叩解心灵之空的民族事象与文化密码。他的文字意境
清新、悠长，诗句富于水的弹性，可谓诗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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